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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红尘

樊立燕

清晨，头发散乱着，我静静

地站在阳台上，观赏着楼下花园

的风景， 那是一片无关紧要的

绿。

挥之不去的忧愁，经过一夜

的酝酿，似乎愈加明显。 我不知

道该怎样丢掉记忆，也不知道该

如何面对这种沉寂的生活。 仰

望天上的流云也能愁肠百转，更

不用说独赏窗外的明月了。 世

界就是这样，人生就是如此，还

有什么不能让我释怀的呢？

我不停地在房间里徘徊，剧

烈的胃痛，让我感到烦乱。 我很

很地把衣服丢了一地，打乱了梳

妆台上的东西。 今晚，风很大，

可我不想在黑夜里拉上窗帘 。

我想看到窗外的天空。 它有时

繁星点点，有时月光如水。可是，

就在今夜，肆虐的风吹进窗来，

那种凉意有些过分，我敏感的神

经感受着周围的一切。 想读顾

城的诗，在这无助的夜里，像一

个长不大的孩子，渴望用画笔描

绘一片美好的花园。 可是，我不

是上帝的宠儿。 我的画笔丢掉

了，只能在想象中勾勒着理想的

花园 。 突然想到了 李 清 照 的

《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 ，浓

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

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

肥红瘦……

可惜， 明早没有卷帘人，今

晚我不想借酒消愁。

有时，轻松下来，就会有失

重的感觉，整个人轻飘飘的。 有

时，迷茫地站在操场上，我的心

犹如那片天空一样空旷。不知不

觉想起了那些遥远和现在仍在

演绎的记忆，我不愿别人来打扰

我安宁的心境。那种感觉如秋水

般静谧，带着淡淡的感伤。 我坚

信，人在现实面前总能为自己找

到前行的理由，我不能释怀的还

是对未来的期待……喜欢怀抱

线装的唐诗宋词，偏好结着愁怨

的诗句， 我开始讨厌这样的我。

可我不能保证： 不读唐诗宋词，

不爱离诗别句，我就可以洒脱快

乐。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

．

鸿

雁在云鱼在水， 惆怅此情难寄

．

斜阳独倚西楼， 遥山恰对帘钩。

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

我在反叛着自己，可我还在吟唱

着晏殊的《清平乐》。 其实，我一

直都很清楚自己痛苦的根源，但

不愿相信也不愿提起，就这样让

它肆虐地侵袭着我，在这种折磨

里，我得到的是痛感，也是一种

快感。 它让人痛到骨髓里，流淌

在血液中，充满了身体的每个角

落，是那样地淋漓尽致！ 我问自

己，我何苦要这样？不，我需要这

样！矛盾的内心和偏执的性格撕

扯着我。

没有人会告诉你该怎么走，

更多的人是在看你怎么走。我已

经厌倦了这种生活状态，渴望出

现一种强大的外力把它撕碎，然

后踏入另一种生活轨迹。我一直

渴望着！ 在我无能为力时，我只

能靠幻想来满足心中的渴望。我

在做着白日梦，我知道自己在做

白日梦，可我需要 。 一切都不

是我想像的那样简单 ！ 我不

知道是被现实欺骗了，还是被

自己的思想欺骗了。可能我欺骗

了我自己……

他一语中的：我们苦苦追寻

的，到头来都会是一场空！ 我在

心里重复着这句话，不知把灵魂

遗忘在了草地还是天空……有

时，我们所坚守的也许只是些空

洞的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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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朵朵开

� 3

月底，夹竹桃终于开花了。

这是我今春以来日日盼望、

夜夜等待的花开，就在纷繁的事

务里， 就在人们的无意识里，就

在初春万花齐放的不经意间。第

一次听说她的名字是在信阳师

院，校医院的角落里，有几株艳

丽的类似于桃的树。 好奇心驱

使，我向园艺师请教，平生初次

知道了夹竹桃。

后来， 每走到一个地方，我

都要关注她的存在。在

2006

年，

单位后勤购置了一捆夹竹桃的

幼苗儿， 栽在花园的角角落落。

可以这样讲，我是看着夹竹桃长

大的。 就像关注一个小孩儿，有

一个大人眼睁睁地看她长大，日

子久了，便产生了感情。 关注越

多，感情便越深。几乎每一年，在

这个时节， 夹竹桃总是准时开

花， 只是有的时候我注意到了，

有的时候却忽略了。

我所在的办公楼后面是一

大片春天花草的海洋， 紫叶李、

红梅、腊梅、紫薇、迎春、毛杜鹃、

合欢……有十几种的样子。那时

候，朋友还在新县，我们会在春

天里、在阳光下，一起看夹竹桃

的花开。 那时候，朋友的笑容比

桃花还要艳丽似的。或是因为美

好的一切总是来去匆匆，不留痕

迹。桃花开了，朋友就来了；桃花

谢了，朋友就走了。只是，不管什

么时候，眼见夹竹桃，总会想起

生命中的一个个过客，那么生动

鲜活，却又若即若离，起起落落。

沿着水泥道进入花园，在突

出的一角，有这样一抹活力四射

的花影扑面而来。 红，红的就像

是一滩鲜血。 对了，用殷红一词

来表达，算是最贴切的。一朵朵，

一簇簇，在光秃的树枝上招摇着

浑身的媚态。一排排的殷红站成

一队，不离不弃，漫卷的殷红像

漫天的夕阳，又像是冬天雪地里

的女影。 在花的海洋里，看久了

会让人迷失方向，在现实和回忆

的旋涡里不知所措。又像是生命

里的某一位过客， 也像是花自

己。 徘徊在悠长弯曲的花园小

径， 感觉就像是在温习一次往

事，顾盼前世五百次回眸才换来

的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

在时间的海洋里，一切都会

淹没，一切都会像渣滓一样泛起

波澜。 于是，在一年年夹竹桃开

花的时节，与她相遇，就像是温

习一位老朋友已然憔悴的神情

一般。 想逃避，想折回去，好像又不

能似的。 今天也是一样，一种杂陈

的情愫若隐若现，若有若无。

年轮压过深沉的大地， 季节

飞过花季雨季，留下的是一种淡

淡的忧愁、夹杂着青春日子里饱

蘸的生命热力。过往就像是一张

昏黄的旧贺卡，里面有男子写给

姑娘的情书，散发着淡香。 而眼

前的夹竹桃也便是一帧老旧的

相册，里面有爱情、友情、亲情等情

愫，只是，看她看得越久，就越容易

生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触来。

夹竹桃殷红的一片片花影

在春天的夜色下显得朦朦胧胧，

宛如一位似曾相识的旧友忽然

在人山人海中出现似的， 久久，

不肯离去。

刘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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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我一棵野菜?

春日和煦，万物复苏。 阳春三月，冰

雪已消融，生命从梦乡中苏醒，春姑娘摇

曳着走来；龙抬头，家乡有吃荠菜饺子的

习俗，亲人们祈祷健康快乐。 课间，老师

们兴致勃勃地交流着野菜美食的吃法，

年长的老教师讲起她过往的艰苦岁月，

荒年里一棵野油菜， 挖出来抖抖土顾不

上洗一下就塞进嘴里。那不起眼的野菜，

救活了多少人的性命， 听罢对野菜又增

加了几分敬仰。

我也喜欢野菜， 那自然本真的香味

儿，香到骨子里，飘在灵魂中。 按奈不住

心中激动之情，暖阳中我走向操场墙边，

心里有个声音迫不及待跳出来 ，“宝贝

们，我来了！ ”边走边低头弯腰寻找，咦？

哪有什么野菜， 灰褐色的土地上静静地

躺着碎石子之类的，怎不见香地菜（野荠

菜）、黄花苗（蒲公英）们的影子呢？ 我心

里不免有些失落，看来是白跑一趟了。就

在我准备转身之际， 墙角石块儿旁一点

亮黄色，瞬间点燃我的热情，跑过去蹲下

细细看，原来是黄花苗的花蕾，再仔细看

看四周还有野油菜、 香地菜， 它们拥抱

着、牵着手伸着脑袋向我欢笑，小小黄花

像孩子的眼睛，清澈、透明……“哈哈，我

终于找到你们了！ ”我摸摸它们脑袋，想

趴下来亲吻它们，“我们一直都在这里

呀！”“这里太偏僻寂寞了，你们不觉得孤

苦么？ ”“不，我们在阳光下舞蹈，在风雨

中成长，和大地妈妈在一起，很开心！”愿

做一朵卑微的小花， 自由开在生命的旅

途中，身心亲吻着大地，在阳光下舞蹈，

灵魂在痛苦中学会微笑， 于一粒尘埃中

看见天堂。

生活中很多美好，需要停下来，蹲下

去慢慢寻找，才会发现。 孩子也是如此，

班里有个男孩子，作业拖拖拉拉、劳动懒

散、成绩平平，各方面表现一般，看不出

他有什么出色的地方，直到有一天，口语

交际课上， 我偶然请他起来发言才大吃

一惊， 这个孩子语言组织能力比一般孩

子要高出很多，声音洪亮、发音准确、音

色纯净，我对他大家赞扬，孩子的脸上飞

扬着自信的光芒，上课用心了，作业慢慢

变好了，每次见到他的笑脸，就觉得有一

朵花儿在那里绽放。就在我沉思之际，不

知何时从身后传来孩子们的笑声， 如春

风拂面。“老师，在干吗呢？”“挖野菜呀！”

“我妈妈挖过，黄花苗可以治病的，

我知道。 ”

“我奶奶也挖过，晒干，卖钱了。 ”

孩子们兴奋得像一只只小麻雀，叽

叽喳喳， 有个扎马尾的小女孩儿静静蹲

下来找野菜，那专注的神情可爱至极，我

停下手里的铲子， 望着这满眼鹅黄的小

苗， 那一双双清亮的眸子， 如泉水般明

净。 那一刻我仿佛回到童年那一片清新

明丽的心灵原野。 “老师，看，一棵野油

菜，送给你！ ”小女孩儿扬着手里连根拔

起的野菜，小脸红彤彤的，我欣然收下，

这哪里是野菜分明是一颗纯真的童心！

“叮铃铃”手机突然响起来了，爸爸来电

告诉我他挖了一些野油菜，让我去吃。我

心头一热，差点落泪。想起上午看天色尚

暖，想着爸爸一人在家，怕他闷得慌，想

让他出门去田野活动一下， 就让他去村

南头大塘埂上看看野菜什么的长好了没

有，没想到爸爸竟放在心上了，只因我是

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

今天，春日操场，那些孩子的气息，

已经被晴日带到我的身旁， 伴着那些野

菜的味道随风吹入我心里。 孩子们欢笑

嬉戏的声音， 如清泉阵阵， 我坐在草地

旁，看远处白云蓝天，纯净悠闲，就让那

些曾经的纷纷扰扰都随无情的时光渗入

这泥土吧。

空洞的

言笑?


